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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明代园林在宋元园林已基本形成的美学风格基础上，进一步成熟，园林美学理论体系也在明代形成，在

《园冶》一书成型的万历朝，佛教尤其是佛教中的禅宗得到再兴，其书及中晚明时期的园林设计修建营

造实例深受禅风影响。《园冶》提出的“境仿瀛壶，天然图画”园林最高审美理想暗合于禅宗一路。在

禅宗思想的影响下，《园冶》对园林修建营造提出了“纳千顷之汪洋，收四时之烂漫”的要求，在园林

的修建与营造中试图打通空间、超越时间，最终在园林中实现最高的审美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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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the aesthetic style that had already formed in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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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nasty gardens further matured, and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garden aesthetics was also formed 
in the Ming Dynasty. In the Wanli Dynasty, when the book “Yuanye” was formed, Buddhism, espe-
cially Zen Buddhism, was revived. Its books and examples of garden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in the 
middle and late Ming dynasties were deeply influenced by the Zen style. The highest aesthetic ideal 
of gardens proposed in “Yuanye”, which is to imitate Japanese jars and create natural paintings, is 
closely related to Zen Buddhism. Under the influence of Zen ideology, “Yuanye” proposed a re-
quirement for garden construction and creation to “absorb a thousand hectares of the ocean, and 
harvest four seasons of prosperity”. In the construction and creation of gardens, it attempted to 
connect space, transcend time, and ultimately achieve the highest aesthetic pursuit in the gar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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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明代园林在宋元园林已基本形成的美学风格基础上，进一步成熟，园林美学理论体系也在明代形成。

成书于万历时期《园冶》是我国古代最完整的一部园林专著，也是中国最早的园林美学专著，作者为万

历朝建筑家、造园家计成。《园冶》一书在当今世界被奉为园林界的奇书，内容全面几乎涵盖了中国式

园林景观的全部，见解独到，是中国自开始造园以来一部最为系统的园林景观建筑理论著作。从艺术风

格和审美情趣上看，《园冶》主要是围绕着文人园林的建造而展开的。《园冶》的园林审美观可以概括

为三大方面：自然、如画和尚雅[1]，它们也是中国古代文人园林的主要艺术和审美特征，中国人的审美

活动和审美经验在其起源和发展上都与中国人的自然观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自然审美在中国传统美学

中成为极为重要甚至是主要的内容。与儒家“投射”式的以自然山水比德，进而成就“参赞化育”“内

圣外王”的理想人格和道家“移情”式的以自然山水游乐，进而达到“同于大通”“至人无己”的理想

境界不同，禅宗对于自然的审美并没有确立一个“参赞化育”的人格主体和被“参赞化育”的自然客体，

也不抛弃和否定“人”而走向“无己”和“物化”同于自然的一端，而是以一种“山河大地皆在我”的

极强主体性在世界之中进行活动、创造与审美。 
在《园冶》一书成型的万历朝，佛教尤其是佛教中的禅宗得到再兴，“万历而后，禅风浸盛，士夫

无不谈禅，僧亦无不欲与士夫结纳”[2]。《园冶》其书及中晚明时期的园林设计修建营造实例中也可看

出禅风的影响。儒道禅三家思想都重视遵循自然规律，欣赏自然的美，这些都深刻地影响了文人士大夫

的审美趣味，使他们崇尚艺术品的自然天成美感和清新自然风格，而禅宗的自然审美又有别于儒道。禅

宗一方面将儒道两家视为实有的自然山水当做不断变幻的假象，打消了山水作为审美客体的存在，另一

方面又比儒道两家都更重视人对自身主体性，认为山河大地尽是随心所现，如《维摩诘经》云“欲得净

土，当净其心，随其心净，则佛土净”[3]。亲证佛性后便能够达到“心净则土净”的审美体验。禅宗对

于传统佛教希求和向往彼岸的超越路径也有所不同，他有很强的“在世性”和“人间性”。六祖慧能大

鉴禅师在《坛经》中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3]。临济义玄禅师也讲

“尔要与祖佛不别。但莫外求。尔一念心上清净光。是尔屋里法身佛。尔一念心上无分别光。是尔屋里

报身佛。尔一念心上无差别光。是尔屋里化身佛。此三种身是尔即今目前听法底人……随缘消旧业。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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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着衣裳。要行即行。要坐即坐。无一念心希求佛果”[3]。可见，禅宗所追求的觉悟与解脱，并不脱离

于此岸的世间社会和日常生活，而禅宗对于山水自然的这种“即真即幻”的看法，也使得山水在园林中

的布置不拘于现实与经验，为山水之景在园林中的设计开拓了更大的创作空间，同时，禅宗这种极具特

色的审美态度也借由园林的设计与营造实现了对于现实生活的关怀和介入。 

2. 境仿瀛壶，天然图画：禅宗影响下的晚明园林审美 

在《园冶》“屋宇”一篇中，计成指出作为屋宇的人居环境应当要“槛外行云，镜中流水，洗山色

之不去，送鹤声之自来。境仿瀛壶，天然图画，意尽林泉之癖，乐余园圃之间”[4]。其中，“境仿瀛壶，

天然图画”更是直接指出了最高审美理想。“瀛壶”即为仙人所居之处，《列子》云：“渤海之东，有

大壑焉，其中有山：一曰代舆，二曰员峤，三曰方壶，四曰瀛洲，五曰蓬莱。五山高下，周旋三万里。

仙圣之所往来。”而“图画”一次则将园林由“居所”指向了“艺术”，即是自在的“天然”而同时又

是创造的“图画”，这一追求，暗合于禅宗一路。由范仲淹十七世孙范允临建于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
的天平山庄(图 1)作为苏州现存山地园林的代表，也见证了晚明江南文人的风雅生活和园林所追求之“境

仿瀛壶，天然图画”的审美理想。 
 

 
Figure 1. Tianping villa in Wan Wat Heaven Map 
图 1. 《万笏朝天图》中的天平山庄① 

 

禅宗对于山水自然等外在客观世界的看法，继承了佛教大乘空宗“心”与“物”的看法，认为心是真

实的存在(真如)，而把山水自然等外在客观世界看空，作为心所呈现的幻象存在，也即华严经所讲的“心

如工画师，能画诸世间，五蕴悉从生，无法而不造……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

造”[5]。“山河粉碎，大地平沉”这一禅宗的悟道境界，即认为山河大地尽是唯心所现，这种悟道境界对

自然进行了心相化的处理，使心契于空，则能够觉悟“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

埃。”心契于空，则山河大地等外在的境自然粉碎平沉。《坛经》中记载一则“风吹幡动”的公案： 

“一日思惟：‘时当弘法，不可终遁。’遂出至广州法性寺，值印宗法师讲《涅槃经》。时有风吹幡动，一僧

曰风动，一僧曰幡动，议论不已。慧能进曰：‘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一众骇然。”[3] 

公案记慧能在广州法性寺看到两个和尚在争论“风吹幡动”这个客观现象，一个说是风动，一个说

是幡动。慧能却说，不是风动，也不是幡动，而是“仁者心动”。这本来是一个客观世界的物理问题，

但慧能却把他转变为禅宗的精神现象(意识)问题。风吹幡动，是一个视觉上的直观。而境随心转，禅门行

者却可以从这个直观了解自己精神上的变动，最终产生“悟”。在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变化，那就是自然

的风和人造的幡已经脱开他们的具体的时空存在而被孤离，失去了所占据的空间之广延和时间之绵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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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成为超时空的自然，显示着某种心境。于是，这一类的直观就被赋予了宗教领悟的意义。而这种

意义其实是借助美学的，即感性的方法而得来。它牵涉到“心”与“境”即美学上的心物关系。在公案

当中，“心”作为纯粹直观，“境”作为纯粹现象被得以观照，这一特殊的审美经验一改儒道所呈现的

那种人与自然本然的亲和与融溶关系，自然被心境化了。 
六祖慧能的这一则公案为禅宗审美经验定下了基调，心境化了的山水为禅宗的自然审美打开了更大

的境域，即将自然现象做任意的组合。自然现象被空观从具体的时空存在当中孤离出来以后，他在时空

中的具体规定性即被打破，因此，主观的心可以根据需要将它们自由组合，形成境界。慧能临终前对此

亦有传授，即“三十六对法”： 

“先须举三科法门，动用三十六对，出没即离两边，说一切法，莫离自性。忽有人问汝法，出语尽双，皆取对

法，来去相因，究竟二法尽除，更无去处……对法外境，无情五对：天与地对，日与月对，明与暗对，阴与阳对，

水与火对，此是五对也。法相语言十二对：语与法对，有与无对，有色与无色对，有相与无相对，有漏与无漏对，

色与空对，动与静对，清与浊对，凡与圣对，僧与俗对，老与少对，大与小对，此是十二对也。自性起用十九对：

长与短对，邪与正对，痴与慧对，愚与智对，乱与定对，慈与毒对，戒与非对，直与曲对，实与虚对，险与平对，

烦恼与菩提对，常与无常对，悲与害对，喜与嗔对，舍与悭对，进与退对，生与灭对，法身与色身对，化身与报身

对，此是十九对也。师言此三十六对法，若解用，即道贯一切经法，出入即离两边。”[3] 

慧能教其弟子“没即离两边”“出语尽双，皆取对法，来去相因，究竟二法尽除，更无去处”实际

即是以相对的、有无尽组合的两极来破除我法二执等不正知见，这也是禅宗导人入悟的重要方法。从禅

宗将自然物依对法的原则重新组合排列的方式可以看出，在禅宗自然现象即是“喻象”。如“三冬花木

秀，九夏雪霜飞”、“石上栽花，空中挂剑”、“无柴猛烧火”、“红炉焰上碧波流”、“黄河无滴水，

华岳总平沉”等等。这些成对的喻象总是违背常识，挑战日常生活经验和科学原理，粗看来警示毫无逻

辑的废话，但禅宗将自然物心相化后便能够打破自然秩序做出这种组合，成为审美喻象，可以透过这种

隐语所呈现的喻象来悟出真理实相的不可言说性。真理实相乃是隐喻现象背后那个不变不灭的本体，没

有语言可以去言说与解读，而是要以一种极端的“棒喝”手段和非逻辑的表述来警醒人们的迷悟，打断

人们沦于日常的经验和所谓正常的逻辑思维，使之进入非经验、非理性、非逻辑的直觉状态，抓住理性

所不能及的玄奥，才能豁然开朗。这种思维方式，可以说是有意消解人们习以为常的心理意象，打破常

规的时空观念，这在以儒道为主的中国固有思想传统中是没有传统的，然而对以“空”为宗的大乘般若

学及禅宗，却可以轻而易举的做到。以此，在禅宗思想的背景下，作为自在的“天然”与作为创造的“图

画”，则不复矛盾，而园林的设计与营造也获得了更大的空间。明代中晚期，园林经历了由“雅正”到

“瑰奇”的风格转变。晚明期间，江南园林“尚奇”风气的盛行。对园林的评价逐渐转变为如弇山园的

“泉石奇丽甲郡国”，或是徐廷祼东园的“巧逾生成，幻若鬼工”。此处园林“尚奇”的定义为与前中

期“健康雅正”风格相反，转而表现为对“丑、拙、狂、怪”风格等追求。禅宗思想也在这一方面深刻

的影响了晚明“尚奇”的审美风向和“境仿瀛壶，天然图画”的审美理想，而园林的具体营造要达到“境

仿瀛壶，天然图画”的审美理想，就要打开具体的空间与时间限制，即空间上“纳千顷之汪洋”与时间

上“收四时之烂漫”的追求。 

3. 纳千顷之汪洋：园林营造中对“空间”的打通 

建筑和园林的艺术处理，是处理空间的艺术[6]。《园冶》园说一篇中对园林的空间营造提出了要“纳

千顷之汪洋”[4]的要求，即在园林的营造中要对空间进行“打通”，能够以一方之“小天地”去“纳千

顷之汪洋”。叶朗在《中国美学史大纲》中指出“园林的意境和诗歌、绘画的意境不同。诗歌、绘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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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境是借助于语言或线条、色彩构成的，而园林的意境则是借助于实物构成的。但是园境和诗境、画境

在美学上有共同之处。这共同之处就是‘境生于象外’。还是以晚明天平山庄(图 2)为例，天平山庄布局

之奇，花木之美，陈设之雅，曾让晚明散文家张岱赞叹不已。张氏在《陶庵梦忆》中写道：“园外有长

堤，桃柳曲桥，蟠屈湖面，桥尽抵园，园门故作低小，进门则长廊复壁，直达山麓。其绘楼幔阁、秘室

曲房，故故匿之，不使人见也。山之左为桃源，峭壁回湍，桃花片片流出。右孤山，种梅千树。渡涧为

小兰亭，茂林修竹，曲水流觞，件件有之……开山堂小饮，绮疏藻幕，备极华褥，秘阁请讴，丝竹摇飏，

忽出层垣，知为女乐”[7]。 
 

 
Figure 2. The existing Tianping Villa to turn over the Taiwan, Yan pavilion, on the space structure of the hall 
图 2. 现存天平山庄翻经台、来燕榭、寤言堂的空间结构② 

 

诗境、画境都不是局限于有限的物象，而是要在有限中见出无限。同样，园林的意境，也不是一个

孤立的物象，不是一座孤立的建筑，不是一片有限的风景，而是要有象外之象，景外之景[8]。禅宗认为，

自然的山河大地均是心相的幻化，禅宗没有采取如净土宗、唯实宗等传统大乘佛教那种追求“西方极

乐”“上方兜率内院”等彼岸净土态度，而是去打通此岸与彼岸在空间上的划分，在心的基础上主张“青

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呈现“象外之象，景外之景”使得本应属于超越此岸存在

的“法身”和“般若”同此岸触目可见的“翠竹”与“黄花”发生关联，《神会语录》记载： 
牛头山袁禅师问：佛性遍一切处否？答曰：佛性遍一切有情，不遍一切无情。问曰：先辈大德皆言

道 ‘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今禅师何故言道，佛性独遍一切有情，不遍一切无情？

答曰：岂将青青翠竹同于功德法身，岂将郁郁黄花等般若之智？若青竹黄花等同于法身般若者，如来于

何经中，说与青竹黄花授菩提记？若是将青竹黄花同于法身般若者，此即外道说也，何以故？《涅槃经》

云：具有明文，无佛性者，所谓无情物是也[1]。 
《顿悟入道要门论》记载了大珠慧海禅师的看法： 

讲《华严》，志座主问曰：何故不许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师曰：法身无象，应翠竹以成形。

般若无知，对黄花而显相。非彼黄花翠竹，而有般若法身也。故经云：佛真法身，犹若虚空；应物现形，如水中月。

黄花若是般若，般若即同无情；翠竹若是法身，翠竹还能应用。座主会么？曰：不了此意。师曰：若见性人，道是

亦得，道不是亦得，随用而说，不滞是非；若不见性人，说翠竹著翠竹，说黄花著黄花，说法身滞法身，说般若不

识般若，所以皆成诤论。志礼谢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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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两段语录来看，翠竹黄花作为无情器界，本身并不具备法身之德与般若之智，但在禅者看来，

法身之德与般若之智却无时无刻不与翠竹黄花发生关联，法身之德与般若之智通过翠竹黄花风月山水等

无情器界向禅者显现。“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的境界已属于审美意识的天人合一，

情境合一。正如宗白华先生在《中国园林建筑艺术所表现的美学思想》中所指出的那样：“无论是借景、

对景，还是隔景、分景，都是通过布置空间、组织空间、创造空间、扩大空间的种种手法，丰富美的感

受，创造了艺术意境。中国园林艺术在这方面有特殊的表现，它是理解中国民族的美感特点的一个重要

的领域。概括来说，当如沈复所说的：‘大中见小，小中见大，虚中有实，实中有虚，或藏或露，或浅

或深，不仅在周回曲折四字也。’这也是中国一般艺术的特征”[6]。“在审美意识中，在天人合一中，

一切有限性都已经被超越了，万物一体，物我一体，人不意识到自己之外尚有外物限制自己……而是有

限的人生与宇宙万物‘一气流通’、融合为一，从而超越了人生的有限性。人在这种‘一气流通’中忘

了一切限制，获得了永生，就这个意义来说，人变成了无限的，即无限制的”[9]。用海德格尔的话说，

翠竹与黄花通过园林“匠人”和“能主之人”的领悟、设计、营造和最终呈现，向人们揭示了存在与人

的本源性关系，显现出世界的意义。 

4. “收四时之烂漫”：景观设计中对“时间”的超越 

如上节所言，园林是一门综合性的建筑艺术，相对于建筑而言，有其独特的时间及空间关联。计成

在《园冶》中大量运用了具体操作技法以外的语言，如“闲闲即景，寂寂探春”、“阶前自扫雪，岭上

谁锄月”等能够代表晚明时期受禅宗思想影响的文人审美倾向的词语，它反映了空间因素之外，时间因

素也被园林建造者特别的注意。“收四时之烂漫”[4]是《园冶》中提出的园林营造与涉及中对时间的要

求，宋代禅宗无门禅师的一首诗偈，“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生

好时节”，体现了禅师在自然中的闲适自得，表现了禅者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因此禅宗园林重视自然

环境的营造，通过对自然环境的营造超越“四时”的时间限制，除了四时景物的实际布景设计之外，最

重要的无疑是通过这种布景设计呈现出“有象外之象，景外之景”，从而在园林中实现对时间的超越。

禅宗思想对于景观与时间的观点，可用“万古长空，一朝风月”来概括，《五灯会元·卷二》记载了天柱

山崇慧禅师的一段公案，提出： 

舒州天柱山崇慧禅师者，彭州人也。姓陈氏。唐乾元初，往舒州天柱山创寺。永泰元年赐额。僧问：“如何是

天柱境？”师曰：“主簿山高难见日，玉镜峰前易晓人。”问：“达磨未来此土时，还有佛法也无？”师曰：“未

来且置，即今事作么生？”曰：“某甲不会，乞师指示。”师曰：“万古长空，一朝风月。”僧无语。师复曰：“阇

梨会么？”曰：“不会。”师曰：“自己分上作么生，干他达磨来与未来作么？”[10] 

“月”作为佛教和中国文化传统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意向，有其丰富的涵义及普遍指向，园林中通常

也会使用到“月洞门”的设计(图 3)，以作框取景观，以小见大之用。在佛经论典和禅门公案中常能看到

“月映千江”、“月有盈缺”、“虚空满月”的喻象，月亮盈缺反复周行不怠，引发了对永恒性的思索，

而这种永恒性的思索，是基于变化的。崇慧禅师道出“未来且置，即今事作么生？”一句，并将“万古

长空”与“一朝风月”并举后，一个永恒的喻象和一个瞬间的喻象组合到了一起，“月朗长空”般地完

成了当下自身的意义。故而僧问“达磨未来此土时，还有佛法也无？”时崇慧禅师给与的回复是反问“未

来且置，即今事作么生？”，让行者照顾当下。行者不解，再请指示，崇慧禅师举“万古长空，一朝风

月。”向门下僧人解释，意在说明此“一朝风月”乃是这“万古长空”的一点一段，即禅师所言之“一

朝”，但这一点一段却是把握和领会“万古长空”的着力处。行者依旧不解，崇慧禅师便道“自己分上

作么生，干他达磨来与未来作么？”，自己份上之事尚且无法领会与把握，达摩来与不来，佛法有与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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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都不相干。而在园林实际的布景设计与营造中，就极其重视“自己份上”的这“一点一段”，从而

希望通过这“一点一段”的设计、布置与营造来打破时间与空间的限制与禁锢。 
 

 
Figure 3. The moon gate of Lion Grove Garden (Full Moon edge) 
图 3. 狮子林月洞门(满月包边)③ 

 

时间与空间是交互与依存的关系，物化的时间包含着时间营造的多重属性。园林营造中的时间预设及

很多时间特征都是依赖园林自然生长的结果，在园林营造中，具有预设性，因而也具有了生成性，营造设

计者需要深入体会传统营造的规律，并作出深入考察。园林中弥漫的时间韵味是对当代生活的一种滋养与

改造，具有重要意义。正如禅师所言，“未来且置，即今事作么生？”这种要求专注于本身、专注于当下

的态度，这种对于瞬间的把握，或许用海德格尔的语言能更清楚的表述，海德格尔在《尼采》一书中说“永

恒在瞬间中存在，瞬间不是稍纵即逝的现在，不是对一个旁观者来说仅仅倏忽而过的一刹那，而是将来与

过去的碰撞。在这种碰撞中，瞬间得以达到自身。瞬间决定着一切如何轮回”[11]。在时间和空间的处理

完成后，禅宗对自然的审美便落实在了存在眼前的大地山河，同时也落实在了作为人化的自然的园林。 

5. 结语 

禅宗思想直指眼前之物，从“比量”之中超脱出来，直指“现量”，而此“现量”呈现的竟是眼前

之物。同样也完成了从以眼“观物”到以心“照物”的转变，“照”是整全的，不是从世界中割出一个

独立的“庭前柏树”(园林)，而是以“庭前柏树”(园林)去观照全体，去呈现世界的审美面貌。在禅宗思

想的影响下，要追求存在的最高真理，获得终极的审美体验，就须以眼前事物为工夫着力处，把握“色”

与“空”的微妙关系，最终实现《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所言“照见五蕴皆空……色不异空，空不异色，

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

般若智慧境界，而这样一个般若智慧境界，对于禅宗来说，是“当下即是，不假外求”的。因此，禅宗

思想的心性论是一种通过对自然万物的体验而获得的心灵感受，这一心性论也影响了晚明园林景观设计

与营造，使得园林在实现其功能性的同时，也能让游览于其中的人体验一种富有精神内涵的意境体验。

正如虚云和尚开悟偈所举：“春到花香处处秀，山河大地是如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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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①图 1 来源：微信公众号：苏州园林研究所，https://mp.weixin.qq.com/s/zxuts8Tp6FZmPgUqwfpRFg  
②图 2 来源：微信公众号：苏州园林研究所，https://mp.weixin.qq.com/s/zxuts8Tp6FZmPgUqwfpRFg  
③图 3 来源：微博用户：小小影月，https://m.weibo.cn/1874583372/4739268620061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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